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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各民族在悠久的生

产、生活实践中，各自创造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史诗。中华各

民族史诗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

蕴含着丰富博大的内容和生命力。中华各民族史诗作为一种

语言形式和文化形态，不仅凝聚了中华各民族的智慧，也是

中华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的精神载体。它们既是中华文化多

样性的体现，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文化渊源和文化魅力

的鲜活标本。

迄今为止，在中国北方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人民、突厥

语族人民以及满-通古斯语族人民中，还流传着数百部英雄史

诗，在彝、苗、壮、傣、纳西、哈尼、瑶等诸多南方民族中也流传

着创世史诗、迁徙史诗和英雄史诗，《江格尔》是其中蒙古族史

诗的代表，与其他很多重要的元素一起塑造出中华文明具有

的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深

入挖掘和阐释《江格尔》蕴含的中华优秀文化基因与史诗英雄

的伟大人格力量，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弥足珍贵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江格尔》，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

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的具体举措。

英雄的赞歌

在洪古尔和阿拉坦策吉等英雄的辅佐之
下，江格尔陆续收服了众多英雄，拥有六千又
十二名勇士，娶了“永远像16岁少女般的”阿
盖，远征各国，开疆拓土

中国境内蒙古族英雄史诗蕴藏量宏富，约有300余种，而

且在流布和发展的形态上基本是具有“地域—部族”色彩的部

落史诗，只有卫拉特史诗《江格尔》正处于向蒙古“民族史诗”

升格的进路上。《江格尔》是蒙古史诗演述传统的一个集大成

者，既是中国英雄史诗的一个典范，也是世界各地活形态史诗

的范例。《江格尔》主要流传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南

北的蒙古族聚居区。多数学者认为《江格尔》最早产生于15世

纪30年代早期四卫拉特联盟建立以后，于17世纪20年代土

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部众西迁以前成型。而后随着卫

拉特蒙古各部的迁徙，《江格尔》渐渐流传于俄罗斯的卡尔梅

克、布里亚特、图瓦等蒙古族聚居区以及蒙古国，成为跨境的

宏大史诗。

《江格尔》描述了以江格尔为首的六千又十二名勇士为保

卫宝木巴与邪恶凶残的敌人进行英勇而不屈不挠斗争的故

事。《江格尔》的每个诗章都有一批共同的英雄人物形象，但情

节相对独立，互不连贯，它们是整个《江格尔》史诗传统的有机

部分，共同构成了《江格尔》史诗集群。国内学界已经习惯于将

这种演述形态和叙事结构的蒙古史诗称作“并列复合型英雄

史诗”。在这种叙事结构中，江格尔并非每个诗章的核心人

物，许多诗章的核心人物是江格尔手下的某位英雄，如洪古

尔、阿拉坦策吉、古恩拜、萨布尔、萨纳拉、明彦等。虽然在许多

诗章中江格尔不是核心人物，但是作为宝木巴汗国的灵魂人

物，他会出现在每个诗章中，将各个诗章平行地链接贯穿在一

起，在叙事结构上起到一种串行并联的纽带性功能。《江格尔》

的故事主要围绕着婚姻和征战两方面情节展开，大都是使用

不同数量的母题在婚姻和征战母题系列的统驭下，以不同的

组合方式有机构成的。

目前，学界对《江格尔》到底有多少个诗章流传于世未有

定论。大体而言，《江格尔》有百余种相对独立的诗章，每个诗

章之间没有明确的逻辑顺序，“江格尔奇”（蒙古语，指演唱英

雄史诗《江格尔》的民间艺人）可以根据不同的演述语境进行

随意组合和自由排序。“江格尔奇”每一次演述的诗章都是一

首诗，也是一个叙事单元，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江格尔

奇”通常还会将“序歌”和江格尔童年时期建功立业的故事作

为演述的开端，从而使各个诗章之间保持某种程度上的一致

性，而且规范着接下来要演述的故事的基本进程，向听众呈现

一个宏大的叙事背景。不同的演述，乃至不同的“江格尔奇”呈

现的诗章篇幅不同，故而《江格尔》各个诗章在不同演述语境

下篇幅长短不等，彼此之间有时差异较大，少则几百个诗行，

多则数千个诗行。

《江格尔》塑造了江格尔、洪古尔、阿拉坦策吉、古恩拜、萨

布尔、萨纳拉、明彦等英雄群像。他们都具备超凡的勇气和力

量，往往孤身作战，武艺高超。他们是正义的化身，是人民的代

言人。他们团结一心，献身为民，不畏强暴，保家卫国，洋溢着强

烈的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激情。

江格尔是宝木巴的圣主，命定的伟大英雄，是宝木巴的精

神支柱。江格尔出生时脚踏女妖，盘腿坐在恶魔的胸脯上，两

肩之间长着一颗发亮的紫色痣斑，身着洁白的丝衣。两岁时，

蟒古思袭击了江格尔的家园，使他成为孤儿。五岁时，江格尔

被摔跤手蒙根·西克锡力克活捉，认识了洪古尔，两人结为兄

弟。六岁时，江格尔降服了显赫的阿拉坦策吉，阿拉坦策吉预

言江格尔将成为蒙古族民众的伟大可汗。七岁时，江格尔打

败东方七个国家，威震四方。自此，在洪古尔和阿拉坦策吉等

英雄的辅佐之下，江格尔陆续收服了众多英雄，拥有六千又十

二名勇士，娶了“永远像16岁少女般的”阿盖，远征各国，开疆

拓土。

洪古尔是《江格尔》塑造的最为出色的英雄人物，勇武剽

悍。他能把那高大的香檀连根倒拔，捊了枝杈扛在肩上，用它

把50名好汉打得肢体断碎。他纵身一跳，像火星一样跃到高

山顶上。他临危不惧，在最险要的关头敢于站出来承担自己的

责任，用自己的斗争精神激励了宝木巴的所有将士。芒乃可汗

派遣使者向江格尔索要阿盖、阿兰扎尔等，恫吓江格尔等勇士

如果不把他们交出来，便要出动13万大军，填平宝木巴汗国。

江格尔和阿拉坦策吉屈服于芒乃可汗的勇武，不敢抵抗，想要

答应了这些屈辱的条件。此时，洪古尔挺身而出，坚决反对，当

着使者的面大声宣告要战斗到底。面对侵略者的挑衅和威胁，

洪古尔表现出了勇敢无畏，而不是妥协退让。正是在洪古尔的

鼓舞和鞭策下，江格尔、洪古尔、萨布尔等英雄一起消灭了芒

乃可汗。洪古尔的勇敢是与生俱来的勇气，体现一种精神的内

在因素和对荣誉的追求以及英雄特有的品质。

如果说江格尔、洪古尔等英雄是人性和神性的统一体，蟒

古思是人性和兽性的统一体，那么《江格尔》中的骏马就是将

兽性、人性和神性融为一体的艺术形象。当英雄诞生时，命中

注定有一匹骏马将为他出世，并将与他出生入死，风里雨里，

相随一生，不离不弃。对英雄而言，骏马是他的同胞，是他的战

友，是他的知己。他们朝夕相对，推心置腹，全情托付。骏马像

守护神一样日夜陪伴英雄，为英雄出谋划策，为英雄全力以

赴。英雄和骏马将心气与志气完全地超常地张扬迸发，创造性

地在广阔的草原吟唱出了神圣而崇高的叙事，奠定了草原英

雄史诗的主旋律和草原文明的基调。

程式是《江格尔》创编、演述和流布的核心要素和诗学特

质，“江格尔奇”熟练地运用程式化的语词完成对《江格尔》的

演述。只要对程式进行稍微的调整，“江格尔奇”就可以连续不

断地创编出符合演述需要的诗行，而程式的长度或半个诗行

或一个诗行或多个诗行。“江格尔奇”经常使用夸张和比喻的

手法，渲染宝木巴圣地的美丽、英雄们的英勇无敌、战马的骁

勇俊美，赞颂英雄们力量的美、力量的伟大以及力量的神奇。

《江格尔》的语言生动形象又富有想象，往往寥寥数语就能勾

勒出英雄形象，显现出了英雄们的气概。同时，史诗的语言具

有优美与壮美的特征。在描述交战打斗的场景时，史诗语言激

昂壮烈，突显战争的残酷性。在描述富丽的宝木巴、娇妍的美

女、盛大的宴会时，史诗语言又如清辉流淌，和谐流畅，美妙乐

章般优美婉约。

神圣而崇高的叙事

一部史诗能够让人们记住祖先曾经拥有
的光辉与荣耀，知晓自己民族形成与发展的
历史进程，坚信他们未来美好的命运。《江格
尔》正是如此

史诗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聚着特定族群的神灵观念、

图腾信仰、祖先崇拜、英雄崇拜以及其他宗教信仰要素，逐渐

演化成神圣的叙事，而“江格尔奇”演述史诗的活动也成为一

种神圣的仪式。新疆卫拉特人请“江格尔奇”来家里演述史诗

时经常在蒙古包外拴白马或白羊，作为祭品。有时，“江格尔

奇”到民众家里演述史诗时，民众会在“江格尔奇”演述史诗前

完成点香、点灯、煨桑等一系列祭祀性的仪式，或将盛满牛奶

的碗放在蒙古包顶上，或将空碗扣在蒙古包顶上，有些地方还

会在蒙古包周围撒上炉灰，甚至向空中鸣枪驱鬼。“江格尔奇”

演述《江格尔》也有一些禁忌，而且同样的禁忌，在民间可能出

现不同的解释，存在不同的理由。例如，在一些地方，演述《江

格尔》在晚上，而不在白天。博州“江格尔奇”相信《江格尔》具

有某种法力，而且神灵们也喜欢听演述。因此他们的解释是，

神灵们白天都要各司其职，没时间听演述，他们不能听到“江

格尔奇”的演述会不高兴，就会给演述者带来麻烦。所以，不

能在白天演述。但是老“江格尔奇”钟高洛甫却说，白天演述

《江格尔》人会变穷。也就是说，禁忌的建立，关键是在那个

禁忌的本身，至于遵守它的理由，有时候反倒可以是多种多

样。但是也有遵守禁忌的理由是同一的，例如每一次演述《江

格尔》都必须唱完一个完整的部分，不能半途而废，否则演述

人会折寿。

“如果把各民族史诗都结集在一起，那就成了一部世界

史，而且是一部把生命力、成就和勋绩都表现得最优美、自由

和明确的世界史。”一部史诗能够让人们记住祖先曾经拥有

的光辉与荣耀，知晓自己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坚信他

们未来美好的命运。因此，史诗在久远而漫长的口头传唱过

程中对受众起着历史教育的作用。史诗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

忆与神圣叙事，既体现出历史和文化的传承，又承载着民族精

神和理想。史诗的英雄是一个民族已发展出来的思想和行为

方式的范例，一个民族性格中分散在许多人身上的光辉品质

都集中在他身上，显示出人性美的完整个体。

史诗呈现的民族的精神特质、制度、习俗、信仰对一个民

族的社会实践与民俗生活发挥着重要的道德教育功能。《江格

尔》里英雄们持有的崇高价值观深深地影响蒙古族民族道德

的培养。这种巨大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国内。卡尔梅克江格尔

奇鄂利扬·奥夫拉、巴桑嘎·穆克宾等人曾经到苏联红军部队

中演述《江格尔》，鼓舞战士们的士气和斗志。卡尔梅克作家

巴·道尔吉耶夫有过这样的记载：“江格尔奇（巴桑嘎·穆克宾）

讲到洪古尔统帅如何迎战敌人。演述者被他所讲述的内容所

激励着，他卷起黑绸短棉袄的袖管，从自己的衣兜里掏出了一

块鲜红的丝手帕，高高扬起，就像诗歌里洪古尔所做的那样。

挤得水泄不通的卡尔梅克剧院演出厅里欢声雷动：对，对，就

是这样。”

《江格尔》描述了英雄们战胜凶恶残暴的敌人，守护和谐

美好家园的故事，蕴含着崇信重义、开拓进取、不畏强暴、迎难

而上的中华民族精神。《江格尔》的宏大与崇高部分来源于它

所传达的这种民族精神及其承载的认同功能。正是因为它与

文化心理、情感立场、社会理想、精神风貌等一些超越文本的

东西紧密关联在一起，所以“江格尔奇”和受众可以在《江格

尔》的演述中找到多重认同，而《江格尔》也由此在蒙古族民众

中获得了高度的认同，成为能够表达蒙古族民众情感、审美取

向、价值观念的崇高叙事。

诗性演述与当代际遇

受众对史诗的演述百听不厌的原因还在
于史诗内容本身。在一个特定的传统社区里，
受众和“江格尔奇”都有着自己最为熟悉和喜
爱的史诗诗章，将英雄的故事广为颂扬

“江格尔奇”是《江格尔》的创造者和传承者，鄂利扬·奥

夫拉、坡·冉皮勒、加·朱乃等是最为学界知晓和提及的“江格

尔奇”。一般而言，“江格尔奇”中有些用乐器陶卜舒尔，有些

用弦琴、四胡，也有些用马头琴。但是也有不用任何乐器的，

如鄂利扬·奥夫拉演述《江格尔》也不用任何乐器伴奏。过

去，弹奏着陶卜舒尔，高声吟唱的“江格尔奇”时常可以见到，

但是现在的新疆卫拉特地区已经很难遇到了。根据对新疆

的《江格尔》的田野调查，大多“江格尔奇”基本上是不使用任

何乐器演述《江格尔》，如冉皮勒、朝勒坦、钟高洛甫都是唱着

讲的。

不论在普通百姓的家里，还是在汗王贵族的府邸里演述

史诗，“江格尔奇”经常受到热情的招待。这些受众经常杀羊

设酒款待“江格尔奇”，然后全神贯注地聆听“江格尔奇”的演

述。一些王公贵族、汗王、喇嘛还常以骏马和元宝赠送给“江

格尔奇”。1941年，“江格尔奇”阿乃·尼开为通晓蒙古语的

汉人张生财演述了几天《江格尔》，张生财以一块茶砖、一件

衣服和一块衬衫布相赠。在巴桑嘎·穆克宾演述《江格尔》

后，受众送给他一件短棉袄，赏给他3个卢布。受众对史诗

的演述百听不厌的原因还在于史诗内容本身。在一个特定

的传统社区里，受众和“江格尔奇”都有着自己最为熟悉和喜

爱的史诗诗章。在新疆“江格尔奇”普尔布加甫演述的《江格

尔》中，《征服哈图哈尔·桑萨尔之部》是他演述最多的和最喜

欢的，而且受众也最爱听。鄂利扬·奥夫拉最拿手的是《宝林

格尔之子萨纳拉远征之部》，受众特别喜欢他演述这个诗

章。当鄂利扬·奥夫拉演述自己心爱的这个诗章之前，通常

要问：“喂，怎么样？咱们让宝林格尔之子萨纳拉远征去吧！”

听到这话，受众往往热烈欢呼。受众喜欢这个诗章不仅是因

为鄂利扬·奥夫拉高超的演述技艺，而且因为它能够对他们

的心灵和情感产生强烈的刺激和震撼作用。英雄东征西战，

用自己高超的武功和神力为民族的事业建立了巨大的功勋，

他们曲折的人生经历和英勇的精神气质深深地鼓舞和感动

着受众。受众真挚的赞叹和激赏的目光极大地鼓励了“江格

尔奇”的演述情绪，保证了他们的创造灵感和演述才华得以

充分发挥。

《江格尔》演述的历史文献材料记载了一些歌手与受众互

动的范例。胡里巴尔·巴雅尔的故事在《江格尔》史诗传统里

流传非常广泛。它描述了一个当地官吏想难为正在演述《江

格尔》的胡里巴尔·巴雅尔，用“江格尔一伙抽不抽烟”的问题

打断胡里巴尔·巴雅尔的演述，胡里巴尔·巴雅尔在一处“恰当

的地方”插了一段“在百灵那样漂亮的烟斗里，装上了无数包

磨碎的烟，在他们喷出的烟雾里，水鸟找不到沼泽，山鸟找不

食”作为回应。这位受众又问江格尔他们念不念经，胡里巴

尔·巴雅尔从容地编了一段诗句应对过去。

随着现代化与全球化趋势日趋加剧，社会、经济、文化的

当代变迁日益激烈，《江格尔》的生存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江

格尔》保护传承弘扬的形势非常严峻。《江格尔》传承人数量锐

减，一部分著名的“江格尔奇”已经谢世，绝大部分“江格尔奇”

都已经步入老年，优秀的年轻的“江格尔奇”寥寥无几，《江格

尔》演述传统的存续力已经受到了“人亡歌息”的威胁，把《江

格尔》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既是我们的沉甸甸的责任，也是

我们的神圣使命。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

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导着我们思考和探索在

保护传承弘扬《江格尔》方面如何守正创新，使《江格尔》在新

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采用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平台、快

手、抖音、移动端APP等新兴媒体相结合的“融媒体”宣传形

式，以专题节目、栏目、频道等方式，推出和宣传可以在任何多

媒体设备的条件下宣传和展示的《江格尔》的数字资源，以电

影、动漫、电视剧、戏剧、音乐等艺术形式对《江格尔》进行多模

态的宣传、展示、展演，是新时代推动《江格尔》实现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使《江格尔》成为中国式现代

化的文化形态，广泛走进新时代民众生活中，成为中华民族共

享的文化符号和精神标识的有效方式和路径。

《江格尔》之所以能在千百年的传承中光辉不变，熠熠如

昨，始终流淌在蒙古族民众心中，是因为它所传递的英雄们为

保护宝木巴而殊死斗争的精神，蕴含着蒙古族人民的诗性智

慧，体现了蒙古族人民的生活理想、精神追求和美学旨趣，是

蒙古族在特定历史时期创造的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范本。宝

木巴有圣地、乐园的涵义，是史诗中无数英雄为之捍卫终身的

国土，更是蒙古族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体现。

那里“是幸福的人间天堂，那里的人们永葆青春，永远像

二十五岁的青年，不会衰老，不会死亡”，那里“四季如春，没有

炙人的酷暑，没有刺骨的严寒，清风飒飒吟唱，宝雨纷下降，百

花烂漫，百草芬芳”。《江格尔》没有刻意地叙述历史的兴亡变

迁，也没有刻意地彰显历史的经验教训，而是热情描绘热血英

雄们为家国拼搏、昂扬挥洒的场景，张扬着蒙古族与生俱来的

豪迈性格，咏叹着叱咤风云中的儿女深情，展现着不容侵犯的

家园主权，描绘着广天阔地的大漠风光和神奇美丽的草原图

画。《江格尔》不特别在意说教，也不刻意留下金科玉律，而多

是鲜活的生活场景的描述，是其最普通、最素朴、最坦诚的情

感意志的抒发，英雄们奋力奔波征伐，渴求构建和谐、安宁、健

康而美好的生活家园与简约、质朴、快乐的精神家园。《江格

尔》是蒙古族民众从心里流出的生命之歌，是在声韵气息间活

着的神圣叙事，以草原上世代相传的演述形式响彻辽阔的大

草原，常青不老，永世恒昌。

（作者系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江格尔（中国画） 若 希 作

《江格尔》：蒙古族的神圣叙事
□冯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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